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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雙重空間對一般女性與三姑六婆的移動意涵 

 

在女性的情慾空間當中，其描繪人物的活動與空間移轉過程，除了「內室」、

「臥房」以及「登樓入室」的途徑之外，另外一種引發女性情慾的空間，就是「花

園」。為何要將「花園」於另一章節中作一討論，是因為花園的空間特質具有一

個空間的二元雙重性，一方面來說，花園的花草林木乃屬於大自然的空間範疇；

但另一方面，花園也同時被人們做為一個「圈圍式」的屋室空間格局之一，帶有

人為操縱與整修的味道，於是這樣二元的雙重性將給予花園這一個空間場所不同

於其他的情慾空間意涵，而帶有屬於自己的空間獨特性。同時，第二節中，也討

論了「船」這一個空間場景，同質於「花園」的空間獨特性，「船」也同時並存

了豐富的「雙重」空間含意，漂泊於寬廣的大海或河面之上的「船」，即便擁有

了一「包圍式」的封閉邊界特質，卻也同時被無邊界的大海空間所包容，於是當

女性遭遇到「船屋」此一空間場景時，其人生的各樣可能性變化，是令人無法也

無力去改變的。最後，則併入有關「三姑六婆」此一角色的探討，由於此類女性

的角色特殊性，導致其可自由任意穿梭在男女的「內」與「外」之邊際，由於跨

越性別的一個分界，故而一併加入在此「雙重」的空間意涵中討論。 

 

 

第一節 花園空間的雙重性意涵 
 

    「花園」，一個經由人們經營營造的空間，就實用功能來看，花園具有阻隔

街上喧嘩的作用，同時也可表現一家之主的品味與富饒。我們可以說「花園」本

身的空間具有一種雙重特性，一方面它是經由人為所刻意營造設計的一個空間場

景；但另一方面，由於自然花草的相互融合，我們又同時感受到花園中大自然的

種種生氣與勃發。在本節中所要討論的「花園」，不單是純指花園本身，而是當

人「進入」了此一空間後，所產生出來的化學情慾。 

 

相對於繡房與學堂的空間制約符號來說，花園的性質則比較複雜一點。因為

就花園的空間形式，是一個夾處於自然與文明兩者之間的矛盾處所，也可以說是

經由自然與文明兩者交錯整合後的一個結合空間。張淑香在〈杜麗娘在花園— 一

個時間的地點〉1一文中提到了有關於花園的一個空間意涵，張淑香以為花園就

一方面來說，可以說是父權文化的場域標記，它相同於閨房與書堂的文化意義，

                                                 
1 參考張淑香，〈杜麗娘在花園— 一個時間的地點〉，《湯顯祖與牡丹亭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
2004年 4月，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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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一個被父權文化、傳統禮教圈圍所定義下的空間意涵，意味著對於自然的馴

服、管理、塑造與駕馭；但同時，花園提供人們享樂、生產、裝飾等實際的效用。

在父權符碼中，花園與女性正屬於同一功能範疇，因為女性也是一種被父權文化

馴服、管理、塑造與駕馭的同等性質角色，這一點在第三章中，已經透過對於「家」

空間的闡述，而得以讓我們理解父親如何以「性別空間」及「職業女工」來塑造

與管理她們的女兒；而同時，女子對於男子的意義，大多仍舊是停留在可供享樂，

或從事生產的功能上面，這一點則可透過情色空間與女性的手工業生存空間中得

知一二端倪，故而可得知花園這一個空間連結了女性對於花園的一個感同身受的

嚮往，我們可以說是由於兩者同質性範疇的意涵很切合之故。另外一方面，花園

無論再怎樣被文明修剪模塑，其中自然的再生活力與春色的繽紛亮麗是很難被壓

抑掩蓋住的；所以花園也暗示了女性的某種情慾，而文學中的花園還常做為故事

女主人翁感情的啟始與發酵的處所。於是，當女性碰上了花園，兼併了文明與自

然的結合主題，一個既封閉又開放的空間，就成了女性感情生發流蕩與禮教文明

矛盾的雙重性空間意涵了。那麼，花園所呈現在觀眾面前的，究竟是怎樣的一個

樣貌景致呢？它在父權文化的有心管理之下，是否又有將花園與女性做上怎樣的

一番聯繫與牽扯呢？ 

 

在〈俞仲舉題詩遇上皇〉（《警》卷 6（入話））卓王孫家中的花園，一開始

首先所描寫的是「有亭臺池館」、「四面芳菲爛漫，真可遊息」可見此座花園的空

間範圍頗有一片天地，有亭子、池子與館屋座落於內、環繞其中旁以四周的芳菲

花束，可謂不但以花園之布景景致展示了卓王孫家中的富庶程度之外，也同時呈

現出男子對於花園的一種駕馭與管理能力，接著又道「京洛名園，皆不能過此」，

於是我們除了可以想見這一座花園甚有可觀的風景之外，更還有男性的某種程度

的馴服自然的霸性與氣勢於內。 

 

又，〈宣徽院仕女鞦韆會‧清安寺夫婦笑啼緣〉（《初刻》卷 9）中，在元朝

之時，有位宣徽院使孛羅，其私居後，有花園一所，所謂「春色滿園關不住，一

枝紅杏出牆來」，故而取名「杏園」是也。在這座杏園中： 

 

花卉之奇，亭榭之好，諸貴人家所不能仰望。每年春，宣徽諸妹諸女，邀

院判、經歷兩家宅眷，於園中設鞦韆之戲，盛陳飲宴，歡笑竟日。（頁95） 

 

原來，每年當到了春天的時節，宣徽的眾多妹妹們，總會邀請鄰人院判、經歷兩

家宅卷，一同到花園裡欣賞春意，在園中設有鞦韆之遊戲，並同時「盛陳飲宴」，

自二月末至清明後方罷，此謂之「鞦韆會」。在這一卷中，我們同樣地發現，「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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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中的花卉亭榭之特殊，似乎暗示著讀者此一人家身份之富貴，又身為男子的

宣徽必須在營造出如此一座宏麗的園子的空間之後，才有讓親戚女子遊戲於內的

可能性。所以說，花園此一空間其實也做為男子表現自身能力的一種身份象徵，

佔地越是寬廣、園中花卉樹木越是奇美、亭軒越是潔淨，就表現此男主人的身份

越是尊貴。又透過花園的春意正濃，「關不住」三字，暗指著「情」字散發時一

個無從可限制起的自然勃發，花園的春意盎然，暗指了四季的一個開端，自然中

的新興生命力的旺盛的蓬勃；而其中遊玩的人兒們自然也生氣蓬勃的發展著她們

的青春年華，一個生命的起始點就彷彿連牆也無法關住的了。果然，接下來的情

節鋪陳就提到一男子拜住，騎馬自花園牆外走過時，只聞得牆內笑聲，在馬上稍

微欠身一望，「正見牆內鞦韆競就，歡鬨方濃，遙望諸女，都是絕色。」  

 

    我們再看一個也是「關不住」情意勃發的故事，那就是〈皮靴單證二郎神〉

（《醒》卷13）中的楊太尉府「西園」。故事中的韓夫人因為不沾皇帝的雨露之

恩，惹下一場病。故而皇帝請楊太尉照料韓夫人病體，待得康安痊癒，再重新進

宮。楊太尉於是把一宅分成兩院，收拾西園給韓夫人居住。由於是皇帝之妃子，

可以想見的是，楊太尉對於男女內外防嫌之門禁森嚴： 

 

門上用鎖封著，只許太醫及內家人役往來。太尉夫人二人，日往候安一次。

閑時就封閉了門。門傍留一轉桶，傳遞飲食、消息。（頁243） 

 

韓夫人因心病得不到抒解，一絲兩氣，最後於是到「二郎神廟」去祈求神靈庇護。

然情緒未得一個發端的韓夫人，即便看到豐神俊采的二郎尊神，唯一的念頭卻也

只有「如能嫁得一個丈夫，恰似尊神一個模樣，也足稱平生之願。」如此回到西

園的韓夫人，儘管重重枷鎖鎖住了韓夫人的身體，其一顆心卻是日思夜念的祈禱

婚嫁一事。這一個情意完成的開端始點空間，就被鋪陳在西園這一個花園當中： 

「韓夫人心心念念，只是想著二郎神模樣。驀然計上心來，吩咐侍兒們端正香案，

到花園人靜處，對天禱告。」這一個到「花園人靜處」的對天禱告，連結起花園

的生命力與韓夫人需要情來點燃生命力的同質意味，而後西園中那「萬花深處」

一聲響亮的二郎神現身，才完成接下來由外而內的主體移動與情色空間的情意得

以獲得舒展。可見得儘管「府堂深穩」也關不住韓夫人的一片春心。 

 

雖然說花園是一種自然風貌的表現，可供人們在內欣賞遊憩，但由於花園的

空間畢竟位在一家或一宅之「中」、之「內」，故而我們說它是界線於文明與自然

的中間地帶，是屬於自然與文明的一種結合，透過兩者的結合，於是花園既不是

完全的自然也不是完全的文明，它是另一種新生成的空間，含有另一種的文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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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在〈宿香亭張浩遇鶯鶯〉（《警》卷 29）中，才子張浩因繼承祖父之數萬家

藏遺業，其宅「連簷重閣，華麗雄壯」，所居之北，則有一園，見之中有： 

 

風亭月謝，杏塢桃溪，雲樓上倚晴空，水閣下臨清泚。橫塘曲岸，露偃月

虹橋，朱檻彫欄，疊生雲怪石。爛熳奇花豔蕊，深沈竹洞花房。飛異域佳

禽，直上林珍果。綠荷密鎖尋芳路，翠柳低籠?草場。（頁 449） 
 

又「時當仲春，桃李正芳，牡丹花放，嫩白妖紅，環遶亭砌。」這樣多文字地敘

述，不單有亭閣、有小溪、有曲塘、有虹橋、有雕欄、有怪石，還有足以讓以眼

花撩亂的各式花蕊，透過一重重的文字描寫，彷彿從眼前浮現起一幅美不勝收的

花園圖畫來，在這樣色彩繽紛的一個背景襯托之下，乃是女主角李鶯鶯的出場現

身，可見得「人比花嬌」，鶯鶯的出現，已掩蓋所有花園的各式色彩，只由得讓

目光任意地被吸引到鶯鶯的身上來了： 

 

新月籠眉，春桃拂臉，意態幽花未雁，肌膚嫩玉生光。蓮步一折，著弓弓

扣繡鞋兒；螺髻雙垂，插短短紫金釵子。似向東君誇豔態，倚欄笑對牡丹

叢！ （頁450） 

 

這一幕的男女相見場面，讓張浩一見鶯鶯即神魂飄盪，不能自持，張浩又因酒興

使然，竟奮步趕上，雙手抱持著鶯鶯，可見在花園的情景之中，實醞釀出一種氛

圍，成為男女兩人之間情慾流蕩所沈澱的空間處所。而好友山甫在一旁勸阻道：

「但凡讀書，蓋欲知禮別嫌。今君誦孔聖之書，何故習小人之態？若使女子去遲，

父母先回，必詢究其所往，則女禍延及於君。豈可戀一時之樂，損終身之德。請

君三思，恐成後悔！」浩才不得已放手而失落地回到宿香亭之上。 

 

由此可知，花園雖依舊呈現著父權男子對於其的操控與驕傲，另一方面，花

園無論再如何被文明修剪模塑，其中自然的再生活力與春色的繽紛美麗是怎麼樣

都壓抑掩蓋不住的；正如同著女孩的情韻一旦促發，即便是父權過去如何的教

誨、塑造與約束，女子也無法控制住自身的心意不去思想一個人。所以花園又直

接連繫於女性的生殖能力與性感特徵，這解釋了在文學傳統中的花園，為什麼總

是男女愛情溫床所發生的原因了。所以說，花園它既開放又封閉的雙重特徵，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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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成為了文明裝飾實用與自然情慾流蕩的形模並置的處所。2 

 

在〈王嬌鸞百年長恨〉（《警》卷 34）中，亦出現有一座後花園子。王嬌鸞，

原為臨安衛指揮王忠之長女，自幼通書史，舉筆成文，因父母愛女慎於擇配，所

以一十八歲還及笄未嫁，故嬌鸞每臨風而感嘆，對月而淒涼。另有曹姨與嬌鸞相

厚，故此心事，亦惟有曹姨得知是也。故事的開展就發生在後園當中，一日，正

當嬌鸞與侍兒明霞在後園中遊玩鞦韆之時，卻在牆缺處見一美男子連聲喝采，慌

得嬌鸞滿臉通紅，急回香房。沒想到此生一見園中無人，竟踰牆而入，拾起了嬌

鸞的香羅帕。而同一時間，嬌鸞則命侍兒來尋香羅帕，生聞有人聲自內復返，連

忙踰牆而出，立於牆缺處觀看。原來此生名為周廷章，乃本學司教之子，而衛署

與學工因基址相連，衛叫做東衙，學叫做西衙，故周家與王家實只一牆之隔，「花

園之外，便是學中的隙地」。在這周廷章的一進一出於牆缺處之際，其實已經透

露出男女的設界別嫌之禮，而又即便是目光的交會觀看，仍屬於一種失禮的情

況，故而才會有「嬌鸞滿臉通紅，推著曹姨的背，急回香房」的行為舉止出現。

所謂「牆」，是為了完整「家」的一個界線性與圍籬意義，落實父親對於女子的

一個保護和限制；然故事中的「牆缺」，方便了周廷章的窺伺，這一個窺伺，以

眼神突破了「內外的界線」之分，才有後續可供男女雙方發展情意的可能性。而

背景花園，鋪陳了兩人對彼此的首次接觸，花園在家中範疇之內，是一個附有父

權文明的管束地，故而嬌鸞急得要立刻回房，斷絕男女內外逾越的嫌疑；但花園

又同時是自然的一部份，於是嬌鸞的一顆芳心也經不住情意的順勢，流蕩往周廷

章那方去了。尤其，故事中嬌鸞的婢女明霞，為著傳遞兩人心意，足跡不曾斷於

後園，就如同蝴蝶翩翩起舞於花園當中，為園中的每一朵花蕊散著花粉，為其花

兒生命的交合，就形同為廷章與嬌鸞搭起一座接通情思的橋樑。又之後周廷章以

借衛署後園觀書為理由，進入後園書室。一開始，王翁尚知「內外之隔，將內宅

後門下鎖，不許婦女入於花園」，導致廷章與嬌鸞反倒不便於音信往來了。嬌鸞

在此父權與「家」空間的禁錮中，身體的主體性毫無自由移動的能力，無發出聲

表達心意與情意的她，最後只好心理影響身理的抑鬱成病。 

 

     

 

第二節 船屋空間的雙重性意涵 
 

先前我們所提到與女性有關的生活空間，大多是以「家」為一個「邊界容器」

                                                 
2  張淑香，〈杜麗娘在花園— 一個時間的地點〉，《湯顯祖與牡丹亭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2004
年 4月  ，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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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敘述「家」對於女性的一個藩籬作用，透過男女的「內外有別」的空間

邊派，得以維持倫常的秩序與禮教的規範。然在本節當中，筆者想要提出的是當

女性身處「家」外的另外一種情形，在《三言》、《兩拍》的眾多故事中，有一類

女性身處於家外的世界環境之時，她們都不約而同地碰到了「船」的這一情節場

景。那麼，這一個「船」的空間意涵究竟有什麼樣的意義呢？又當女性離開了「家」

的一個保護之時，這外在世界中擺盪的「船」，一個看似封閉又漂浮於無依的水

面之上，對於女性的移動表現又帶來怎樣的雙重意義呢？ 

 

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以為，「船」是一個絕佳的差

異地點空間表現：因為「船」是一個浮游的空間片段，是一個沒有地點的地方，

以其自身存在，自我封閉，但同時又被賦予大海的無限性，從一個航向到另一個

航向，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從一個岸邊到另一個岸邊。3而筆者以為，「船」

的意涵不僅止於此，「船」宛若「家」一般，具有圈圍的邊界概念，涵蓋有某一

封閉與私密的特質；但它同時卻又相異於「家」，因為「船」畢竟為外在世界（家

外）中的某一點，一個自由遊走的小小空間。又由於「船」是棲息在一廣闊的水

面上，這樣的「遼闊」意象，不僅豐富了「船」的多樣性含意，也加深了「船」

這一背景與自然，和文本故事主人翁互動的深度。 

 

如果說，前文中的「家內」對於女性而言，是一種穩定的常態狀況，相較於

「家外」是反為一種不穩定的空間，充斥著不安與危險。而「船」這一宛若家一

般的小小封閉空間，不但位於「家外」環境空間中，更是漂浮於不停流動的水面

之上，這樣多重的不穩定空間，促使當女性一碰到這一「船屋」，就蹦發出改變

她人生命運的轉捩點。〈賣油郎獨佔花魁女〉（《醒》卷 3）中的瑤琴，原本執意

不肯接客，王九媽只好與金二員外設計請瑤琴上「舟」看潮，轉眼間，只見得瑤

琴被灌得爛醉，手足軟嫩無力，只得被金二員外得逞此事。於是，瑤琴從此被破

了身子，開始她花魁美娘的另一生活。又〈陶家翁大雨留賓‧蔣震卿片言得婦〉

（《拍案》卷 12）（入話）裡，有一京中女子原本與情人要一同私奔，以擲瓦為

信，不料卻被王生所拾去。一個閨中女子，約人夜間相會，已非不良之舉，又怕

王生聲張，於是女子只得從了王生。只是王生因事之故，必須離京而去，只留女

子同奶媽，住在寓所守候。從此男外女內的空間分隔更加明顯，男子四處移動，

又是回家拜見父親，又是起身福建，只有女子獨處家中靜靜等待，可見得女子的

形象唯有一靜態式的定點停留。後因王生去日已久，女子錢財所剩不多，母親又

                                                 
3 米歇爾‧福柯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其中還有對「差異空間」的多項說
明和分類，見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1999
年 3月增訂再版 1刷），頁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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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病死多時，女子在一身無靠下，只得到王生家去尋他。可見得在女子若無法可

生存的情況之下，才有出外移動的動力，或這我們也可以說，作者也才有合理女

子移動的一個方法與理由。於是央請老媽雇了一隻船，這一個「船屋」的尋夫移

動，就轉變了女子原本可以安穩的命運，原來老媽因高年，加上船上早晚感冒些

風露，就這樣一病不起了。女子此身無主又無處可投奔，只能盡啼哭一事而已，

這一哭泣聲，引來三姑六婆的詢問，女子在慌忙中不知好歹，於是後被蘇大轉為

娼妓去了。原本在家的生活還算是安全的瑤琴或女子，都由於上了「船舟」，以

船舟的不穩定性影響了她們此後的人生際遇。 

 

另外，在〈蔡瑞虹忍辱報仇〉（《醒》卷 36）一文中的蔡武本高興歡喜地要

去湖廣上任將軍一職，全家僮僕盡隨往任所，然在船上也同樣也遭遇了稍公水手

的搶劫： 

 

那家人見勢頭來得兇險，叫聲：『老爺，不好了！』說時遲，那時快，叫

聲未絕，頂門上已遭一斧，翻身跌倒。那些家人，一個個都抖衣而顫，那

裡動彈得。被眾強盜刀砍斧切，連排直殺去。（頁 761） 

 

瑞虹見合家都殺，獨不害他，料必然來污辱。奔出艙門，望江中便跳。 

 

原來船上的稍公水手見到蔡家的眾多行李，心裡早就有所盤算，其中稍公陳小四

見瑞虹美艷，一心要留他做個押艙娘子。錢財與美色的雙重誘惑，就這樣斷送了

蔡武全家上下的性命。而蔡瑞虹自此失去家以及父親的一個保護網，開始她命運

的風波。先是擔心盜賊污辱貞節，寧跳海而亡，可見得女子若無空間可生存時，

性命對她已沒有可留戀之處；即便後來保存了一條性命，然面對無父親與丈夫的

依靠和保護的瑞虹，一連先是遭受摧殘身體的屈辱，又是險些而也賠上性命。 

 

〈李公佐巧解夢中言‧謝小娥智擒船上盜〉（《初刻》卷19）中的謝小娥，

本是豫章郡一富人之女，後父親將她許給一俠士段居貞，兩姓合為一家，同舟載

貨，兩家弟兄子姪與僮僕等，也多在船上討生活。故事就恰巧是發生在謝小娥與

段居貞成婚還不到一個月的某一天，遇見了幾隻汪洋大盜的船： 

 

各執器械，團團圍住。為頭的兩人，當先跳過船來。先把謝翁與段居貞一

刀一個，結束了性命。以後眾人一齊動手，排頭殺去，總是一個船中，躲

得在哪裡？間有個把慌忙奔出艙外，又被盜船上人拿去殺了，或有得跳在

水中，只好圖得個全屍。湖水溜急，總無生理。（頁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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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自謝小娥八歲之時，父親就許給了段居貞，兩家人交遊豪俊，舟船往來於吳

楚之間，一連幾年，船貨貿易規模越做越大，江湖上無人不曉得謝家船。然謝小

娥才嫁與段夫不到一個月，也就是說，小娥上船的時間也才短短未及一月，「船

屋」的不定性就此發生。先是父兄郎君無一倖免於盜賊之手下，即便是小娥自身

溜撒得快，在一片混亂中躲在舵上，後又一個失腳地落入水中，免遭盜賊席捲舟

船時亦將小娥給殺害。但即便是小娥躲過了這一改變她人生際遇的不幸遭遇，被

一漁人夫婦給救起性命，也畢竟失去了家的庇護，無以安身立命之處，沿途只得

抄化度日，最後只得落腳安宿於妙果寺暫做棲身之所。 

 

透過以上幾個故事我們發現，「船」在大浪中的不穩定性空間，暗示了此一

空間將帶給故事中主人翁一個不穩定的巨大危險，以及一個負面的人生轉折影響

力。這所謂負面的人生轉折力量，於蔡武全家、謝翁及段居貞而言，是從此與人

間別離，而在瑞虹與小娥身上，則是從此失去了「家」的保護網，就此漂泊流離

在外的空間移動，唯一支撐她們活下去的動力，只有為父夫被殺之仇。又〈顧阿

秀喜捨檀那物‧崔俊臣巧會芙蓉屏〉（《拍案》卷 27）中的崔俊臣與美妻王氏，

一個自幼聰明，寫字作畫一絕；一個讀書識字，寫染皆通。夫妻兩個好不恩愛。

後因俊臣以父蔭得官，同妻赴任浙江溫州永嘉縣尉一職，俊臣帶著家奴使婢，搭

著大船一隻，就此長江一路進發。中途船家為祭江湖之神，送來一桌牲酒，俊臣

不曉得江湖上的禁忌，喫酒一時高興之下，竟然把自家的金銀杯觥的都一併拿出

來。於是船家覬覦而起了不良之心，意欲行搶崔家，就這樣家人被殺、崔俊臣跳

入水中再無消息，而王氏假意應承船家嫁娶成親一事，實則找尋恰好時機好逃脫

歹人手中： 

 

王氏輕身跳了起來，趁著月色，一氣走了二三里路。走到一箇去處，比舊

路絕然不同，四望盡是水鄉，只有蘆葦菰蒲，一望無際。仔細認去，蘆葦

中間有一條小小路徑，草深泥滑，且又彎彎纖細，鞋弓襪小，一步一跌，

喫了萬千苦楚。又恐後邊追來，不敢停腳，盡力奔走，漸漸東方亮了，略

略膽大了些。遙望林木之中，有屋宇露出來。（頁305） 

 

進一步抬頭一望，是一箇尼庵。總算暫且有個安身之所。這才讓王氏得以放心。

又因自身貌美，怕惹多餘事端，故多在自己靜室，不輕易露形。在一個因緣際會

下，王氏知道了強盜的蹤跡，只可惜自己是個女兒身，又已請師父落髮做了出家

人，，儘管冤仇當雪，然一時也無處伸理，只得忍在心中，暗暗傷悲，再看機會。

而瑤琴開始她花魁娘子的角色時，她原本只被停留在妓院的限制性消失了，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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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客到處遊玩，隨孤老走春賞花，這一個不停移動的瑤琴，其移動的能力也並非

來自於主體的能力，而是藉由孤老們的存在之故，尤其，若深究瑤琴的心裡，這

其實都來自於不得已的移動，是為了追求她「從良」後的穩定，才有的不停移動，

於是這一個「船屋」的空間，不但影響了瑤琴第一次的轉念際遇，就連第二次當

吳八公子要拖瑤琴上船，又欺侮她卸下秀鞋，自身走回妓院時，瑤琴心理只剩下

懂得惜她廉她的秦重，而不願在延續於名士富豪中不停地移動。暗示了在「船」

的空間意象當中，雖然不穩定，卻也蘊含了各樣的可能性。 

 

對於男女主角等當事者來說，無論是船上大小事務或是海上河上的任一路

途，都是不識路徑的，故而在〈張廷秀逃生救父〉（《醒》卷 20）故事當中，即

便是男兒身的廷秀與文秀，遇上有心刻意陷害的楊洪，裝作船家，於夜中灌醉兩

兄弟後，一個噗通的把兩兄弟從船上扛起丟進長江水中，眼見性命即將不保。剛

剛我們提過，既然船舟、江海是一不穩定的空間意象，除卻有危險的改變人之命

運方向外，其無限寬廣的意象自然也包含有另外無限的各樣可能性意涵。於是，

故事中的文秀被商人褚衛相救；而廷秀半沈半浮之間，被一個大浪衝至沙洲蘆葦

旁，後則被戲子潘忠所救。先前的危險都是來自於家人之外的，有的或盜賊、或

刻意陷害；這裡則有一個則是丈夫存心不良的故事：〈金玉奴棒打薄情郎〉（《喻》

卷 27）中的金玉奴由於父親團頭身份，恨自己門風不好，故而多勸莫稽丈夫刻

苦讀書，要掙個出頭。凡古今書籍，不惜價錢，買來給丈夫看，又不吝供給之費，

請人會文會講，丈夫從此才學日進，二十三歲竟連科及第。玉奴用盡心意栽培丈

夫，卻萬萬沒料到，丈夫莫稽在領妻趕舟赴任淮西時，在「船舟」上，被夫君莫

稽以夜晚邀賞月華為由，騙玉奴出船艙，，見四顧無人，又牽玉奴出船頭，推墮

入江海之中。於是這一個「船舟」空間，同樣對玉奴產生了一負面式的人生遭遇，

即便後來托物隨波而上岸的玉奴，面對江水之茫茫，無處依棲，轉思苦楚，以此

痛哭。然江海茫茫無限延伸，雖然讓玉奴不勝欷噓，看盡莫稽的貴而忘賤與忍心

害理，也同時給予玉奴另一種的人生經歷，因為出現有淮西轉運使許德厚許公夫

婦，感憐玉奴的不幸遭遇，收為義女，讓玉奴真正擺脫了團頭之女的名聲。 

 

在〈呂使君情媾宦家妻‧吳太守義配儒門女〉（《二刻》卷 7）中。董家之船

是舊漢州太守董元廣所有，正準備前往臨安公幹，同行聯舟相遇有呂使君一人，

因有通家情誼，兩家不是你到我船，便是我到你船，其中或是飲酒、或是下棋、

或是閒話，就著船上的長途寂寞好消磨時間。只是當呂使君到得船艙中，元廣的

繼室見了使君風容俊美，就不禁動火起來，只是船上人多嘴雜，自然不可能成全

兩人此事。後因董元廣及早就去世了，呂使君和董孺人倒從一「開窗」一「推窗」，

約定晚間走過船艙相會，至明目張膽禮聘董孺人為外室，兩相自主婚嫁去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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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這一小小空間中，由於其船艙的封閉特質，即便是董元廣偕妻女同行，呂

使君頻頻到我船，也分有裡外之別，故而即便一剛開始的董孺人再怎樣心儀呂使

君與動火，也唯有在夫君元廣身上發洩此事。只是，船屋的空間特殊性在於其的

不穩定與無限可能性，這一個成為故事改變情節的一個點，不單單是讓呂使君與

董孺人順利偷情，甚而將原本不利於他們的船屋封閉性，藉由元廣的去世，反倒

成為他們相偎相抱的一個絕佳偷情空間。還讓原本一「自有家」與一「自有室」

的兩人，為了常樂此哉，自主了婚姻，使得船屋這一雙重反覆的空間特性，增加

其無限的可能性意涵。 

       

  最後再看在〈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醒》卷 32）這一則故事，剛搭上民

船的十娘，由於有李甲這一宛若「家」保護意義的男子之陪伴與依靠，可謂是十

分安全而受有保護，但在文中，仍然出現了女性離開家此一空間藩籬的行為不便

與言語限制： 

 

公子和十娘坐於舟首。公子道：「自出都門，困守一艙之中，四顧有人，未

得暢語。今日獨佔一舟，更無避忌，且已離塞北，初近江南，宜開懷暢飲，

以舒向來抑鬱之氣，恩卿以為何如？」十娘道：「妾久疏談笑，亦有此心，

郎君言及，足見同志耳。」（頁493） 

 

自《禮記‧內則十二》中提及「內言不出，外言不入」4，男女之內外分際就有

了一條明顯的界線，尤其阻隔了女子與外在世界兩者之間的溝通，我們可以聯想

把「家」視為一「容器」隱喻，間斷了女子移動容器內外邊界的能力，這一個容

器我們可以假想成一瓶口窄小的容器花瓶，對女子而言，出入備感艱辛。而即使

轉移到船艙這一看似封閉的如「家」容器之「內」，女子仍多有束縛，否則就會

落入「家外」艱險環境所導致的漂泊無依。回到十娘為李甲展放歌聲的同時，本

以為「獨佔一舟」已有絕對的私密性與安全性，卻遺忘了「船」仍置身於「家外」，

甚而是漂泊無邊的水上河流之上，十娘的歌聲嘹亮一下子就引來了危險—  他舟

一少年孫富。再度表現了這種不穩定的「非」常態生活形式，對女性的「失卻保

護網」。又我們以「船」為家，做為一種封閉的暫時性空間，而故事中的杜十娘

原本只稍待於船的空間當中，以其隱密特質做為屏障，就可安然度過人生，卻因

為「歌聲嘹亮」，傳至了另一艘孫富的船，將船的封閉小空間立即放大到寬廣的

                                                 
4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
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
右，女子由左。」《禮記》‧內則十二》卷 27，（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台北：文化圖書公司，
1970），頁 1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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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面之上，於是不單是空間上產生了由小至大的移轉變化，連帶地將十娘的遭遇

也又帶往了另一個人生的轉折點。 

     

也正是因為「家外」（容器外）對女性的這種不穩定空間隱喻意象，於是我

們發現不論是李甲或孫富，這些男子的自由主張，是可任意地支配十娘的身體歸

屬以及人生去向，也就是男子可隨意地將她轉換於各個容器或空間之間。女性、

家與船的容器概念結合，運用在杜十娘的人生遭遇上，我們看到，她先是由家容

器的活動範圍隨著李甲的陪伴，從陸地邊界轉移到海上船中，卻又因船的水上漂

流不穩定性空間，導致她無法續留在船這一容器當中。在沒有可容納的容器空間

之下，故事的結局，便只能發展為「十娘的向江心一跳」，歸至於「江魚之腹」

的另一個安身容器空間之中。 

 

 

 

第三節 穿門踏戶--三姑六婆的女性移動 
 

    今天我們所提到的「三姑六婆」，大體指的是一些好說人長短、道人是非八

卦的長舌婦人。從過去傳統的文獻上來看，在宋代仍未出現「三姑六婆的名詞」，

到了元末明初，才有所謂「三姑六婆」的合稱：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

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

若能謹而遠之，如必蛇蠍，庶乎淨宅之法。5 

 

明代以後，小說、戲曲中更是經常出現「三姑六婆」之類的角色。不過這些文人

筆下的「三姑六婆」，普遍呈現出這類女性舌燦蓮花、搬弄是非、貪財好利、媒

介姦淫的負面特質與形象。這類女性或者因為深諳女子修容的好惡，又或者瞭解

女性的心裡情緒或身體疾病狀況，藉以性別的方便，得以自由出入閨閣、穿房踏

戶，因此，在討論女性空間移動的時候，我們自然不能漏掉這一類女性，尤其，

她們本身的生活活動，如謀生、買賣，又是與平民女子的生活息息相關。 

 

    三姑六婆不同於一般的官宦或富室女眷，她們大多是上了年歲，位居社會底

層的平民女子，必須倚靠自己的一身技能好換取經濟的報酬以維持生計與生活空

                                                 
5 元‧陶宗儀：《輟耕錄》，（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 7編第一冊，1982.11），卷 10，〈三
姑六婆〉，頁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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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然她們因受限於傳統社會對於女性的規範與約束，可以從事的職業並不多。

在衣若蘭所分類的「三姑六婆職業」中，大致可分為宗教類的神職人員，以尼姑、

道姑、卦姑與師婆為一類；醫療生育的藥婆、穩婆；仲介買賣的賣婆、牙婆、媒

婆與虔婆。6但就實際狀況而言，「三姑六婆」的所屬職業其實並不容易分類，因

為以一人從事數職的情況相當多見。〈鬧樊樓多情周勝仙〉（《醒》卷 14）中的范

二郎與周勝仙，在賞玩金明池時兩人一見鍾情，後周勝仙思念成疾，母親不知原

由，家中又無男子在家，不敢獨自出去找醫生，只得請了隔壁的王婆來給女兒診

醫。這王婆名叫「王百會」，不但會接生、會針線、做媒人、甚而給人把脈看醫，

一人即橫跨了數種職業，不但是穩婆、針線婆也是媒婆。就是由於王婆的說話投

機，得了周勝仙的心意，又居中串媒牽線，周母才暫時定下女兒的親事，安了女

兒的一樁心事。這些民間的老婦人，其實並不是以其專業本能作為職業來謀生，

她們大多乃是由於相關經驗豐富，通曉各種技藝或女兒心事，透過對於市井街弄

的人熟識廣，好從中傳遞各式消息與婚姻仲介。王鴻泰即以為在明清城市資訊網

的形成中，「三姑六婆」扮演了類似「傳訊介質」的一個關鍵角色。7 同時也顯

示了「三姑六婆」的「穿門踏戶」與「說人長短」的形象與特質。 

 

既然是為了謀生營利，「三姑六婆」這類女子對於財利的貪好與喜愛，自然

成為她們的一個特質。常言道：「三姑六婆，嫌少爭多」。那媒婆是最愛錢的，多

許了他幾貫謝禮，難道尋不出箇好對頭？8又所謂「妓愛俏，媽愛鈔」9，老鴇藉

由手中的女子出賣身體與技藝換取金錢，以商場的名號騙取男人情慾與精神的需

求與滿足，那老鴇的左一下奉承賓客，右一下安撫花魁娘子的口語說合，最後那

唯一的目的無非就是想要求取大把的銀子好以安身養家。即便是賣油郎秦重，無

甚錢財可供老鴇覬覦，但「雖然不是個大勢主菩薩，搭在籃裏便是菜，捉在籃裏

便是蟹，賺他錢把銀子買蔥菜，也是好的」10，於是用盡心機，王九媽也要幫秦

重促成對於花魁女的一番心意與好事，更重要的是她可從中獲取她的利益。無怪

有「世上虔婆，無不愛財」11的說詞，而「貪財好利」更是成為老鴇密不可分的

形象敘述。從事仲介買賣的牙婆，當然也是以利字作為其居中說合的最大動力，

「從來做牙婆的，哪個不愛鈔？見了這般黃白之物，如何不動火？」12薛婆之所

                                                 
6 此分類參考衣若蘭對三姑六婆的職業分類，見衣若蘭《三姑六婆— 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台
北：稻鄉，2002），頁 33-85。 
7 王鴻泰：〈流動與互動— 由明清間城市生活的特性探測公眾場域的開展〉，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
究所博士論文，1998.11，第四章〈資訊網絡與公眾社會〉。 
8 馮夢龍：〈木棉菴鄭虎臣報冤〉，《喻世明言》，卷 22，頁 332。 
9 馮夢龍：〈賣油郎獨佔花魁〉，《醒世恆言》，卷 3，頁 31。 
10 同上註，頁 49。 
11 凌濛初：〈何道士因術成奸‧周經歷因肩破賊〉，《初刻拍案驚奇》，卷 31，頁 353。 
12 馮夢龍：〈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古今小說》，卷 1，頁 8。 



 77 

以花費如此時間與心力在三巧兒身上，無非也是見錢眼開，看著陳大郎的酬謝之

禮也要多用點心思花哄三巧兒的心緒安穩。又媒婆之所以甜言蜜語，能言詞說，

在男女兩家不同地走動往來，當然也是為了求取最後的媒人婆錢。 

 

這些走遍了千家萬戶，熟門熟路，見多識廣，閱歷豐富的姑婆們，為了謀生 

求利賺錢，多有花言利嘴一張、以及其精明老練的形象，如〈賣油郎獨佔花魁〉

（《醒》卷 3）中的劉四媽就是一個能言快語的「天生海口」，有啥事交由她「老

身身上」，都能「說」得羅漢思情，嫦娥想嫁，一番「真假、苦樂」的從良之說，

讓原本烈性寧死的瑤琴，也改變了心意，開始以花魁的身份接客，可見得劉四媽

花嘴舌兒的「利害」。其中，媒婆的巧言與搬弄也有相當多的記載與敘述，即所

謂「媒人口，無量斗」13。在《古今小說》裡，寫有三種口嘴是為天下之最厲害

的，一是「秀才口，罵遍四方」、一個是「和尚口，喫遍四方」，最後一個就是「媒

人嘴，傳遍四方」。那麼，這些媒婆們到底是怎樣用她的一張利嘴傳遍四方的呢？ 

 

       東家走，西家走，兩腳奔波氣長吼。 

       牽三帶四有商量，走進人家不怕狗。 

       前街某，後街某，家家戶戶皆朋友。 

       相逢先把笑顏開，慣報新聞不待扣。 

       說也有，話也有，指長話短舒開手。 

       一家有事百家知，何曾留下隔宿口？ 

       要騙茶，要喫酒，臉皮三寸三分厚。 

       若還羨她說作高，伴乾?沫七八斗。14 

 

透過這些媒婆們的「走一遍、說一遍，一傳十、十傳百」，霎時間家喻戶曉，滿

京城通知道了。可見得她們「穿門踏戶」與「說人長短」能力之專業。 

 

在傳統嚴密禮教的道德規範之下，男女雙方無法是於婚前自由見面交往的，

於是唯有透過媒婆的種種說詞，來達到對於未來另外一半的瞭解與想像。假設媒

婆為了說合此件婚事，哄騙欺瞞，道盡一切好話好語，等到女嫁男娶之後，才發

現不若當初所預期，自然會對這樁婚姻的幸福造成不可抹滅的影響。以〈姚滴珠

避羞惹羞‧鄭月娥將錯就錯〉（《初刻》卷 2）一文為例，本為富室之女的姚滴珠

因聽媒說合，嫁給了屯溪潘氏，那潘氏雖說是舊性人家，卻早已家道艱難，成一

                                                 
13 明‧西湖漁隱主人編：〈花二娘巧計認情郎〉，《歡喜冤家》，卷 1，（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
社，1993），頁 2。 
14 明‧馮夢龍：〈李秀卿義結黃貞女〉，《喻世明言》，卷 28，頁 424-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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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落戶，讓姚滴珠對此好生不滿，唯有靠丈夫知曉其心事，好生好語地安慰她，

文中即如此形容媒人，道： 

 

      看來世間聽不得的是媒人口，他要說了窮，石崇也無立錐之地；他要說了

富，范丹也有萬傾之財。正是：富貴隨口定，美醜趁心生。再無一句實話

的。15 

 

媒婆為了撮合兩方婚事，總是有誇大修飾之詞，如果輕言相信媒婆之言而成婚，

有時反倒造成夫妻兩個不合的悲劇。如故事中的姚滴珠。是故，袁采曾經告誡子

孫「媒者之言不可盡信」16。可知媒婆的花言巧舌，能言善道之程度，但偏缺了

她們又不得成親17，故成為一種不得不用媒婆的現象與無奈。除了媒婆的嘴之

外，虔婆也是箇中高手，在〈賣油郎獨佔花魁〉中即提到，「若還都像虔婆口，

尺水能興外丈波」。所謂虔婆，指的是多在青樓內以招待貴客、哄撫妓女維生的

老嬤嬤，由於她們經常招攬各式顧客，見多識廣，其伶牙俐齒的分寸拿捏自然不

同於一般平常婦女。 

 

    另外，出家修行的尼姑亦有「巧舌為言」的一流口才。因為她們時而要勸說

人施捨布施，或常兼作媒婆之事，都必須要利口才行。18《初刻》寫那蘇州府王

尼姑「一張花嘴，數黃道白，指東話西，專一在官宦人家打踅，那女眷們沒有一

個不被他哄得投機的」19，藉著說些因果為名，周旋於各個官宦富室人家，不但

奉承人人開心，甜言蜜語，甚而進出內房內室，毫無避諱可言。以王尼姑為例，

除了花嘴一張與善體人意、隨機幫襯之外，她還同時有著一手寫作、刺繡好手藝，

引著那些大戶人家的女眷，也有請她到家裡來教的，也有到她庵裡就教的。又不

時有求子的心願，尼姑有時便引誘富貴人家或鄉村婦女到庵中相會，庵中留有靜

室十七間，就是以此做為私通淫慾的空間。可見得以尼姑角色為優勢，出入男女

之內外界線，形成了對於「男外女內」性別空間的一個威脅與破壞。 

     

在傳統內外分際嚴明的禮教約束下，男子是不得隨意出入閨閣的，故而面對

此類「三姑六婆」的女性，自然無法明確的掌握她們於深閨中的一言一行，而自

家那些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閨女們，既沒有這些姑婆們的飽經世故與見識，也

                                                 
15 凌濛初：〈姚滴珠避羞惹羞‧鄭月娥將錯就錯〉，《初刻》，卷 2，，頁 18。 
16 宋‧袁采：〈睦親〉，《世範》，卷上，（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 4：4，1974），頁 8。 
17 「大抵嫁娶故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使。」宋‧袁采：〈睦親〉，《世
範》，卷上，（台北：新興書局，筆記小說大觀 4：4，1974），頁 8。 
18 見衣若蘭，《三姑六婆— 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台北：稻鄉，2002），頁 125。 
19 凌濛初：〈聞人生野戰翠浮庵‧靜觀尼晝錦黃沙衖〉，《初刻》，卷 34，頁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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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她們對於女性心裡的熟悉與瞭解，故而當閨房中的女性因獨守空房而寂寞

時，自然在心裡殷切盼望著這些姑婆們的偶一走動，好為之生活帶來一絲不同於

針指女工的趣味性。於是最令男子擔憂的不單只是三姑六婆的巧言令色，而是她

們直入「內房深處」的自由遊走內外空間之移動，打破「家」與「家」之間的藩

籬牆垛。因為就算媒婆做不成媒，私下的牽合行徑，總歸也是跑不掉的。如《初

刻》卷 29中的賣花楊老媽，為賺主大錢，曉得羅惜惜與張幼謙兩個彼此多有情

意，但礙著父母要張小官人功名求得才願意許下婚事。故而藉由楊老媽的兩方走

動，男女小倆口不但互換金指環，還撮合了兩人的交歡一事。可知這些姑婆們透

過經常出閨閣門禁，讓「家」空間的堅固堡壘，受到威脅。原本以藩籬圍「牆」

築起防線的「家」，可讓父親在家中掌控著女兒的一切思維與行徑，讓「家」不

單是存在防外的入侵，也同時是防內的女子慾念的跨越；卻因為三姑六婆的自由

出入，與家中女眷的頻繁往來，讓父親對於整肅家中門風，只得以父親威嚴強迫

逼之，卻又抵擋不住女兒一顆芳心的私情逾越。 

 

話說三姑六婆，最是人家不可與他往來出入。蓋世此輩功夫又閒，心計又

巧。亦且走過千家萬戶，見識又多，路數又熟。不要說有些不正氣的婦女，

十個? 了九個兒，就是一些針縫也沒有的，他會千方百計弄出機關。智賽

良（張良）平（陳平），辯同何（隨何）賈（陸賈），無事誘出有事來。所

以宦戶人家有正經的，往往大張告示，不許出入。其間有一種最狠的，又

是尼姑。他藉著佛天為由，庵院為囤，可以引得內眷來燒香，可以引得子

弟來遊耍。見男人問訊稱呼，禮數毫不異僧家，接對無妨。到內室念佛看

經，體格終須是婦女，交搭更便。從來馬泊六、撮合山，十樁事到有九樁

是尼姑做成尼庵私會的。20 

 

可知此等三姑六婆仗著己身性別的方便性，得以讓女子安心又自由出入閨房之

內。「三姑六婆」專為男女私情牽線搭橋，因而被稱為「馬泊六」21。其中尼姑

時常被人們冠上姦淫的印象。尼姑在庵中接見香客，出外化緣，種種拋頭露面的

行為，在在都與內外分明的傳統禮教相互悖離。又若是年輕貌美的尼姑，自然更

容易引人注目與遐思。〈赫大卿遺恨鴛鴦?〉（《醒》卷 15）的賀大卿，就是因為

貪圖非空庵內有標誌尼姑，淫慾無度，樂極忘歸，後導致沒上一條性命的故事。

故事中的靜真或空照，都是風流尼師，藉著尼庵與外界隔絕的封閉性，進行男女

歡樂。又尼道亦常藉著化緣、誦經的名目，來接觸大戶的閨閣女子，卻實際上從

                                                 
20 凌濛初：〈酒下酒趙尼? 迷花‧機中機賈秀才報怨〉，《初刻》，卷 6，頁 58。 
21 馬指女陰；泊，停留；六即鳥，指男陰。實為穢詞，藉以指不正當男女關係的牽合人，見龍
潛庵：《宋元言語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頁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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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媒介仲介之實。故而有言「但是尼庵僧院，好人家兒女不該輕易去的！」 

 

    「三姑六婆」因女性的性別身份與職業的便利，得以自由出入尼庵寺院的開

放空間或私宅閨閣的隱密空間，她們周旋於富豪大族或小戶人家的婦女中間，以

一張利辨之嘴，從事買賣，傳言說事。尤其是為人說合或販賣婦女用品的媒婆或

牙婆，以及到內室宣講經卷的尼姑，常與某富家豪室往來互動，關係密切，所以

一旦哪家發生了事情，「那三姑六婆沒一個不來奉承他的」22。由此可見，「三姑

六婆」的活動領域是超越內／外界線，打破「家」與「家」之間的藩籬，甚至到

達男性無法宰制的空間。23既然「男女有別」的性別空間區分了男女之「內與外」，

作為了中國傳統的一個理想和諧的兩性關係。那麼「三姑六婆」由於其職業或身

份，混跡遊走於市井巷弄之間，跨越了男女的空間性別關係，又引誘了閨閣女性

違反傳統禮教，自然被讀書士人所不容。  

 

如〈劉小官雌雄兄弟〉（《醒》卷 10）一文中的一老嫗原本乃男子之身，卻

裝作女子寡婦，以針線手藝吸引女眷留意，出入女子臥房： 

 

從小縛做小腳，學那婦道粧扮，習成低聲啞氣，做一手好針線，潛往他

鄉假稱寡婦，央人引進豪門巨室行教。女眷們愛我手藝，便留在家中，

出入房闈，多與婦女同眠，恣意行樂。那婦女相處情厚，整月留宿，不

放出門。也有閨女貞娘，不肯胡亂的，我另有媚藥兒，待他睡去，用水

噴在她面上，他便昏迷不醒，任我行事。及至醒來，我已得手。他自怕

羞辱，不敢聲張。還要多贈金帛送我出門，囑咐我莫說。（頁197） 

 

藉由著三姑六婆的遊走特性，於內外空間中自由地出入，可見得三姑六婆此類角

色對於「閨門禮教」約束力的一個破壞力之強。即便是男扮女裝地進入內室之中，

好不容易有人作伴談心的閨女們，或生怕事情張揚的貞女們，也只能息事寧人地

放任老嫗離去。於是三姑六婆的一個「自由移動」的主體性，可窺知一斑。 

 

    雖然說大多小說故事中的三姑六婆大多扮演負面的人物形象，然三姑六婆的

存在又其實有自身的時代與社會意義。由於三姑六婆從事許多中下階層的職業，

透過家與家界線的跨越，供應閨中女子各式需要的裝飾物品，如煙脂花粉、珠串

髮簪等，然除卻交易物品的一個媒介角色，這些姑婆們同時也為閨秀稍來各式消

息，傳遞訊息與情物： 
                                                 
22 凌濛初：〈莽兒郎驚散新鶯燕‧ 梅香認合玉蟾蜍〉，《二刻拍案驚奇》，卷 9，頁 175。 
23 參考同註 18，衣若蘭，《三姑六婆— 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頁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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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牙婆是穿房入戶的，女眷們怕冷靜時，十箇九箇到要扳他來往。今日

薛婆本是箇不善之人，一般甜言軟語，三巧兒遂與他成了至交，時刻少他

不得。24 

 

透露出女眷們藉由三姑六婆的串門談笑，來排解自身獨處於閨房的冷清。故其實 

就某一程度上而言，姑婆的出現，其實也安撫了閨女們的心情，以及拓展了他們 

的精神生活領域。 

                                                 
24 馮夢龍：〈蔣興哥重會珍珠杉〉，《古今小說》，卷 1，頁 15。 


